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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年
來
，
國
家
經
濟
上
的
變
化
可
謂
大
矣
。
當
年
，
買
一
個
饅
頭
要

糧
票
，
買
一
塊
肥
皂
要
肥
皂
票
。
如
今
要
向
一
個
中
學
生
講
清
這
種
情
況
，

是
很
要
費
一
番
口
舌
的
。
一
九
七
八
年
中
國
外
匯
儲
備
僅
有
一
點
六
七
億
美

元
，
聊
勝
於
無
，
到
了
二
○
○
八
年
，
這
個
數
字
超
過
了
一
點
七
萬
億
美
元

，
增
長
了
萬
倍
以
上
。

對
於
個
人
而
言
，
最
愜
意
的
應
當
數
心
靈
受
到
的
束
縛
越
來
越
少
。
當

下
的
年
輕
人
可
能
已
經
不
知
道
什
麼
叫
﹁帽
子
﹂
，
什
麼
叫
﹁棍
子
﹂
，
也

不
知
道
﹁出
身
﹂
為
何
物
。
如
果
你
到
大
街
上
隨
機
去
採
訪
一
個
青
年
，
問

他
是
什
麼
出
身
，
或
者
他
屬
什
麼
家
庭
成
分
，
他
會
莫
名

其
妙
，
抑
或
會
認
為
你
有
精
神
病
。
他
可
能
不
知
道
，
在

三
十
年
以
前
，
正
是
這
個
﹁出
身
﹂
，
是
劃
分
人
的
﹁等

級
﹂
的
一
個
﹁標
準
﹂
，
一
個
人
的
升
學
、
就
業
、
提
職

等
關
乎
命
運
的
大
事
，
都
和
這
個
﹁出
身
﹂
有
關
。
過
來

人
都
知
道
，
沉
甸
甸
的
出
身
論
是
一
個
不
折
不
扣
的
心
靈

枷
鎖
。改

革
開
放
的
春
風
已
將
以
出
身
品
人
的
﹁標
準
﹂
掃

出
了
人
們
的
視
野
，
多
元
的
務
實
的
評
價
人
才
的
好
方
法

應
運
而
生
。
本
文
只
談
一
下
一
個
新
近
出
現
的
選
拔
優
秀

中
學
生
的
活
動
，
即
二
○
○
八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頒
發
的
邱
成
桐
中
學
數
學

獎
。
該
獎
不
同
於
以
往
國
內
其
他
數

學
獎
，
它
借
鑒
美
國
﹁西
屋
科
學
獎

﹂
的
組
織
和
選
拔
方
式
，
完
全
由
學

生
自
主
選
擇
基
礎
數
學
和
應
用
數
學

領
域
的
研
究
課
題
，
以
團
隊
協
作
的

形
式
完
成
研
究
計
劃
並
向
評
審
委
員
會
遞
交
專
題
研
究
報

告
，
經
初
審
、
覆
審
和
答
辯
程
序
決
定
優
勝
者
。
它
與
人

們
熟
知
的
中
學
生
奧
林
匹
克
數
學
競
賽
有
大
的
區
別
，
奧

數
賽
題
目
的
答
案
出
題
者
自
己
在
賽
前
已
經
知
道
，
﹁邱

賽
﹂
則
不
然
。
﹁邱
賽
﹂
的
形
式
決
定
了
它
具
有
更
加
多

元
的
選
擇
，
它
鼓
勵
學
生
發
揚
團
隊
精
神
，
允
許
他
們
自

由
運
用
任
何
能
夠
接
觸
到
的
數
學
技
巧
（
包
括
奧
數
賽
所

禁
用
的
微
積
分
）
。
有
學
者
很
形
象
地
將
奧
數
賽
比
喻
為

短
跑
，
將
﹁邱
賽
﹂
比
喻
為
馬
拉
松
。
眾
所
周
知
，
兩
種

賽
跑
的
優
勝
者
都
是
出
色
的
，
但
各
有
所
長
。
興
趣
是
最
好
的
老
師
，
﹁邱

賽
﹂
寓
學
於
樂
，
將
科
學
研
究
和
集
體
活
動
結
合
在
一
起
，
是
激
發
青
少
年

科
學
潛
能
的
有
益
活
動
。

﹁世
界
上
最
偉
大
的
是
人
，
人
最
偉
大
的
是
心
靈
。
﹂
一
切
人
間
奇
跡

都
是
人
的
心
靈
的
創
造
。
就
個
人
而
言
，
能
讓
心
靈
放
飛
是
最
大
的
幸
福
。

就
國
家
而
言
，
哈
耶
克
有
一
個
很
好
的
論
斷
，
他
指
出
，
一
個
生
機
勃
勃
的

社
會
，
它
的
制
度
的
基
本
原
理
就
是
鼓
勵
一
切
個
體
在
一
切
可
能
的
方
向
上

探
索
。

倘若說安徽有
三張名片的話，第
一張是黃山，第二
張是黃梅戲，這第
三張就是徽菜了。

《徽州府志》
記載，徽菜早在一千多年前南宋年間
就發端於古老徽州績溪，它是中國八
大菜系之一。績溪人飲食歷來十分講
究，月月有節，代代傳藝。每逢節日
，家家戶戶都採用野生的竹筍、蕨菜
、香菇、木耳、獼猴桃和石雞、石耳
、石魚、山雞、山龜、野兔及豆腐、
魚類等動、植物原料製作各種徽菜佳
餚來歡度節日，所以說，徽菜是由
「山珍野味」而著稱，以 「毛豆腐」

、 「臭鱖魚」聞名遐邇。
徽菜是皖南菜、皖江菜、合肥菜

、淮南菜和皖北菜等五大安徽地方菜
餚的總稱，其中以皖南菜為代表。由
於績溪處於兩種氣候交接地帶，雨量
較多、氣候適中，物產特別豐富。僅
黃山植物就有一千四百七十多種，其
中不少可以食用。因此徽菜是以安徽
特產為主要原料，在採用民間傳統烹
調技法的基礎上，吸收其他菜系技藝
之長烹製出的以鹹鮮味為主的地方菜
餚。

皖南菜以黃山、宣城地方風味為
主，是徽菜的主流和淵源。其主要特
點是鹹鮮味醇、原汁原味。擅長燒、
燉、燜、蒸，講究火功，善以火腿佐
味，冰糖提鮮。代表菜有清燉馬蹄鱉
、醃鮮鱖魚（即臭鱖魚）、徽州毛豆
腐、徽州蒸雞、胡適一品鍋、紅燒劃

水、敬亭綠雪、茂林糊等。
皖江菜以沿江兩岸的蕪湖、安慶、巢湖等地方菜餚

為代表。主要特點是鹹鮮微甜、酥嫩清爽。擅長紅燒、
清蒸和煙燻，以烹調河鮮、家禽見長，講究刀工，注重
形色，善於用糖調味。代表菜有無為熏鴨、毛峰熏白魚
、炒蝦絲、八寶蛋、迎江寺素雞、馬義興老鴨湯等。

皖北菜以蚌埠、阜陽、淮北等地方菜餚為代表。主
要特點是鹹鮮微辣、酥脆醇厚。擅長燒、炸、燜、溜，
善用芫荽（香菜）、辣椒、香料配色、佐味、增香。代
表菜有符離集燒雞、蕭縣葡萄魚、春芽燜蛋、魚咬羊、
苔乾羊肉絲等。

合肥作為安徽全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菜餚
不僅有自己的風味特色，而且還匯集和融合了全省各地
菜餚的精華。特點是鹹鮮適中，醬香濃郁。主要烹調方
法以燒、燉、蒸、鹵為主，善用鹹貨出鮮，醬料附味。
代表菜有李鴻章大雜燴、三河酥鴨、包公魚、吳王貢鵝
、薺菜圓子、風羊火鍋、壽州圓子等。

淮南是豆腐的發源地，豆腐菜餚歷史悠久，品種繁
多，是徽菜中的一塊金字招牌。淮南豆腐選用當地的新
鮮大豆，採用泉水精製而成，色澤潔白，質地細嫩，具
有 「白如玉、細如脂、嫩如膚、濃如酪」的美譽。淮南
菜主要特點是鹹鮮香辣、滑嫩味濃，採用燒、燉、炸、
煎等主要烹調方法。其代表菜有八公山豆腐、奶汁肥王
魚、清湯白玉餃、淮王魚燉豆腐、壽桃豆腐、椒鹽豆腐
排、曹安土公雞等。

隨着時代變遷，績溪的徽廚逐漸走向大江南北，
從清末到新中國成立前，績溪人在上海、武漢、南京、
蘇州、杭州、長沙、重慶等大中城市經營徽菜館有二百
五十多家。新中國成立後，不少徽菜廚師前往蘭州、太
原、洛陽、鄭州、北京等地發展徽菜業，開發了徽菜的
新天地，改革開放後更給徽菜業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

在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的
叢
書
中
，
稱
為
《
大
時
代
文

藝
叢
書
》
的
有
兩
種
，
出
版
鳳
子
《
廢
墟
上
的
花
朵
》

的
那
套
，
是
由
商
務
印
書
館
一
九
四
○
至
四
五
年
，
在

重
慶
及
香
港
兩
地
出
版
的
。
封
面
劃
一
用
紅
黑
雙
色
印

製
，
約
有
十
來
種
，
這
套
書
有
個
奇
怪
的
現
象
：
版
權

頁
內
未
說
明
究
竟
是
香
港
版
還
是
重
慶
版
的
。
我
有
一

個
不
知
是
否
可
行
的
鑑
別
法
，
因
當
時
重
慶
的
出
版
條

件
比
香
港
差
，
像
我
以
前
介
紹
過
羅
烽
的
《
橫
渡
》
，
封
面
用
灰
藍
色
粗
紙

，
內
文
用
劣
質
土
紙
的
，
應
該
是
重
慶
印
的
，
其
餘
用
白
報
紙
印
的
，
相
信

是
香
港
所
出
的
了
。

商
務
印
書
館
的
《
大
時
代
文
藝
叢
書
》
，
重
慶
版
紙
質
差
，
不
易
保
存

；
香
港
版
適
逢
日
軍
攻
港
陷
火
海
，
所
餘
亦
無
幾
，
不
常
見
，
即
使
專
業
的

工
具
書
，
如
上
海
圖
書
館
的
《
中
國
近
代
現
代
叢
書
目
錄
》
及
徐
瑞
岳
、
徐

榮
街
的
《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辭
典
》
均
記
錄
不
全
，
鳳
子
的
《
廢
墟
上
的
花
朵

》
及
周
文
的
《
救
亡
者
》
均
不
見
有
。

這
套
《
大
時
代
文
藝
叢
書
》
，
我
見
過
的
還
有
：
田
濤
的
《
大
別
山
荒

僻
的
一
角
》
、
老
舍
的
《
殘
霧
》
、
李
輝
英
的
《
火
花
》
、
李
長
之
的
《
苦

霧
集
》
和
王
亞
平
的
《
紅
薔
薇
》
；
據
說
還
有
後
來
成
名
於
台
灣
，
寫
過
幾

十
本
書
的
名
作
家
尹
雪
曼
（
一
九
一
八
—
—
）
的
散
文
小
說
集
《
戰
爭
與
春

天
》
（
重
慶
商
務
，
一
九
四
三
）
，
這
是
他
的
處
女
集
呢
！

最近，筆者在國家檔案館裡，看到
建國初期政務院總理辦公室日誌記錄，
有這樣一段記載： 「一九五○年五月十
四日，晴，下午五時，恩來同志約見民
主人士周太玄先生。」 由此引起筆者的
興趣，開始查閱有關周太玄的資料。

周太玄，我國著名教育家、生物學家、翻譯家、詩人、
社會活動家，曾用名周焯、周無，號朗宣，一八九五年一月
二十日生於四川省新都縣，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北京
逝世，享年七十三歲。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八
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

漫漫求學之路
周太玄在學前就開始學習中國古代的詩詞和典籍，八歲

在峨嵋進小學，一九○九年考入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堂，
辛亥後該校併入府中學堂，即現在的石室中學，與郭沫若
（鼎堂）為丙班同學。周太玄於一九一一年在石室中學畢業
。此時，四川的有志青年為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紛紛奔赴
北京、上海求學。他考入上海中國公學政治經濟專業學習。

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在北京召開了 「少年中國學會」
發起人會議。發起人有李大釗、王光祈、周太玄等七人。會
議決定王光祈任書記，李大釗任編輯，周太玄任文牘，後來
毛澤東、張聞天、鄧中夏、惲代英、趙世炎等都參加了這個
學會，並成為其中的活動分子。

一九一九年二月，周太玄赴法國勤工儉學。一九二一年
八月 「少年中國學會巴黎分社」成立，周太玄當選為書記。
「少年中國學會」是 「五四」時期影響最大的社團之一，它

的會員遍布世界各國，尤以法國為最多。一九一九年一月巴
黎和會開幕不久，周太玄就到達了巴黎。為了將巴黎和會的
消息發回祖國，辦起了 「巴黎通訊社」，及時把巴黎會議的
情況傳回國內，對 「五四運動」的爆發，起到了助推器的作

用。與此同時，他在巴黎補習法文，與徐特立、蔡和森、蔡
暢、向警予、李維漢、李富春等是同學。一九二一年至一九
二四年他在法國南部的蒙彼利埃大學學習，獲得教育碩士學
位，接着又進入巴黎大學研究院。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
年，他潛心研究生物學，曾分別在法國科學院、法國動物學
會、生物學會的刊物上發表了九篇研究報告，另外還有植物
學報告、地質學報告及五十多幅詳圖、一百頁的博士論文。
他以其在腔腸動物、特別是在水母的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和
解決細胞研究中的染色問題上的重要突破，於一九三○年被
授予法國國家理學博士學位。

周太玄在旅法期間，還經常與國內的李大釗保持着通信
聯繫，《李大釗文集》（下卷）內收錄了一封李致周的短信
。這封短信寫於一九二一年：
「太玄吾兄：

久不通信而心常相念，想知己當不以此見怪也！茲有女
高師學生林君寶權、蘇君梅等赴法入里昂大學，到法時務乞
為照拂一切。兩君皆研究文學者，關於學問上有所質詢，亦
請隨時賜教為幸！京中教潮已告解決，愚生方在京，不日當
回川也。專此，
即頌
旅安！

弟李守常
八月初二日」

在中共早期領導人中，除李大釗之外，周太玄與趙世炎
接觸最多。在一九六○年春，周回憶趙說： 「我認識世炎同
志時間比較早，是在一九一七年的春夏間，……從那時的初
次見面，世炎給我的印象便特別深切。世焜（即世炎三哥）
純樸，不多講話，世炎卻於熱情靈動之中表現一種又誠摯又
英發的氣概。主要是他在和我們講話中，更從他所講的他們
的生活與學習的情況中，透露出他的條理和毅力。那一次我
記得我們在那裡幾乎談了一個下午，因為除了需要好好了解
他們的情況以外，主要的是從很多方面都感到同他們，尤其
是他，談得來，談得高興。」 （《趙世炎百年誕辰紀念集》

潛心教育事業
一九三○年十一月，周太玄婉言謝絕了巴黎大學研究院

的挽留，應成都大學校長張瀾之邀毅然回國，以中華教育文
化基金委員會動物學講座的名義同時在成都大學和成都師範
大學任教，是當時四位特聘教授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四川三所大學合併為國立四川大學，一九三二年他被聘為該
校理學院院長兼生物系主任、教授。

周太玄非常重視教育工作，在青年時代即曾譯著過十多
篇有關教育的文章。在川大任教後，他主要講授無脊椎動物
學、胚胎學、細胞學、遺傳學、動物生理學、生物學概論、
進化論等，不論學生多少應開的課都開出來，凡無人教的課
程他都承擔。他基礎深厚，學識淵博，教學內容充實精當，
教學態度嚴肅認真，又諳熟教學方法。學生讚譽說： 「聽周
先生授課可說是一種藝術享受。」

一九三六年夏，周太玄赴歐洲考察和學術交流。一九三
七年八月，抗日戰爭爆發，周太玄毅然由歐洲回到上海，從
事抗日救亡工作。

一九三九年他因反對國民黨黨棍程天放出任四川大學校
長和實行 「以黨治校」而憤然罷教離職。這時，他開始為在
重慶《大公報》撰寫 「星期論文」和文化教育方面的社評，
是年他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成為重要
成員。

一九四○年他又應西康省省長劉文輝的延聘，擔任西康
經濟研究所所長，深入研究社會經濟的發展。他和當時的民
主人士葉聖陶、張友漁、沈志遠、黃藥眠等經常集會，與葉
聖陶共同創辦了具有進步傾向的 「新世紀學會」。

一九四三年，他再回四川大學任教授委員會主席。這時
，他的思想非常活躍，經常在一些學術團體和大、中學校作

學術報告和形勢報告，有時公開指責國民黨當局，被稱為
「紅色教授」。

與《大公報》的緣分
周太玄確實與《大公報》有緣分。一九一二年周太玄在

中國公學學習期間，胡政之（後是《大公報》總經理）正在
此任教，兩人即相識，胡喜歡這個學生。一九一六年周太玄
在北京擔任《中華新報》編輯，張季鸞（後任《大公報》總
編輯）正是這家報社的總編輯，自然過從甚密。一九一九年
在巴黎和會期間，周太玄與國內來採訪會議的胡政之在巴黎
相遇，胡的一些稿件就是通過周的 「巴黎通訊社」發回國內
的。這些就為以後周太玄在《大公報》發表文章和參與《大
公報》工作奠定了基礎。

從一九三九年開始，周太玄就為重慶、上海《大公報》
撰寫 「星期論文」，並兼任該報副刊《現代思潮》（週刊）
的主編。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一九四八年，他共撰寫 「星期論文
」十五篇以及不計其數的署名文章。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國
投擲的原子彈在廣島爆炸之後，就在這物理學科取得輝煌成
功的時候，作為生物學家的周太玄，對整個自然科學的發展
作了深刻的思考。他對人類未來作了引起了人們注目的科學
預測，以長篇專論《瞻望人類的未來》連載發表於一九四六
年十月的重慶《大公報》上。他預言的在物理科學世代之後
將出現以研究人類本身的生物學世代，現在已逐步在實現
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周太玄到香港後和楊東蓴一起，
參與領導《大公報》的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王芸生離開
香港北上解放區，委託周太玄和楊東蓴主持香港《大公報》
的言論。

在香港期間，周太玄在協助中共黨組織在團結民主進步
人士方面，也發揮過積極的作用。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和
上海海關兩系統在港人員的起義，國民黨中央航空公司和中
國航空公司在港機構和人員的起義，都包含着周太玄的辛勤
操勞和從中斡旋。

學術成就卓著
一九五○年三月，周太玄從香港回到重慶，受到西南軍

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親切接見，並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和文教委員會委員；四月，他又到北京，受到毛澤東主席、
周恩來總理、郭沫若副總理、李維漢部長、胡喬木署長的接
見和宴請，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
，此後一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一九五一年九月，他出任四
川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即校長）。一九五三年五月，
經郭沫若院長的提議，他調北京後相繼就任中國科學院院務
委員會委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副局長、
局長，科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自一九五五年開始又兼任
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一級研究員。

周太玄對水母研究填補了國內的空白，被稱為我國研究
腔腸動物的鼻祖。他在中國科學院北京動物研究所擔任研究
員後，曾組織和帶領人員從鴨綠江口到北海市對我國沿海地
區水母分布進行了普遍的調查，前後花了兩年的時間，採集
了大量的標本。

此外，周太玄還參加了國際合作的調查。僅在他和他的
學生共同撰寫的《煙台水螅水母的研究》（載一九五八年第
二期《動物學報》）一文中，提出的水螅水母類就有二十五
種是我國第一次記載，四種是太平洋地區第一次記載。他為
我國此項研究工作開闢了道路，奠定了基礎。

他治學嚴謹，工作深入，有遠見，有抱負，主張編輯工
作和科研工作相結合，努力培養高素質的編輯隊伍。他曾主
持編輯出版了《世界科學譯叢》，在建國初期對我國科技事
業很有參考價值。他還主編了《中國動物圖譜》，出版了
《動物誌》和《建國十年科學成就叢書》等，這些都是具有
較高水平和較大影響的科技書籍。他為我國科技出版事業和
科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周太玄一生在擔任教學、科學研究和行政領導職務的同
時，還勤於著述，孜孜不倦，並十分重視科學普及工作。他
為我們留下的生物學著作很多，重要的有《Chrysaora 生活
史之研究》、《動物心理學》以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科學
普及讀物《地質學淺學》、《腦》、《地球》、《生物學與
長壽》等，還有《法國教育博覽》、《一九三五年的世界科
學》。譯著共有十一部，主要的有《古動物學》、《人的研
究》、《達爾文以後生物學上諸大問題》、《人的科學》、
《物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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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周太玄二三事
王 鵬

初識拉薩 楊菊三

京劇大師梅蘭芳，馳譽中外，世
界聞名。他出身於梨園世家，四代從
藝。祖父梅巧玲（旦角），伯父梅雨
田（琴師）、父親梅竹芬（旦角），
女兒梅葆玥（老生）、兒子梅葆玖
（旦角），都在藝術上達到很高的水

平。梅氏一家，在中國的京劇史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梅蘭芳的祖籍，原在江蘇泰州。他的祖先，與戲曲事業

無關。根據有關材料的介紹，梅蘭芳的高高祖，名叫梅世賢
，生於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年），住在泰州以東的薛家
莊，務農為生。梅世賢的兒子梅萬春，為梅蘭芳的高祖，生
於乾隆十五年（一七五○年）。成年後，就在泰州城裡胡家
雕塑舖學習雕塑，後來定居於石頭人巷，開雕塑舖。梅萬春
生有四子。第三個兒子梅天材，是梅蘭芳的曾祖父，生於乾
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當時也子承父業，以雕塑業謀
生。

後來，太平天國起義，兵荒馬亂，災難頻頻。這時，地
處蘇北的泰州，百業蕭條，店舖閉門，梅家頓時生計沒有着
落。梅天材死後，家業難以維持，其子梅巧玲等兄弟三人，
隨母逃荒至蘇州一帶，由於謀生維艱，只得將巧玲賣給江家
，後又被人販子買去。最後，才輾轉到北京習藝。先習崑旦
，後兼演京劇花旦。梅巧玲，即梅蘭芳的祖父。成名後，長
期任 「四喜班」的班主。也常進宮演出，聘為 「內廷供奉」
。著名劇目有 「雁門關」、 「梅玉配」、 「盤絲洞」等，特
別在 「旗裝戰」方面有所創造，頗得慈禧與光緒帝的賞識，
曾流傳有 「天子親呼胖巧玲」之句，極一時之盛。

梅蘭芳的祖輩
鄧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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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太玄（一八九五年──一九六八年）


